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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小山村，
最美是清晨。
青山早早醒，
繁花殷殷情。
彩霞披松林，
石桥侧耳听，
一条溪水弹古琴。
果园起和声，
池塘鱼欢腾，
鼠标一点来好运。
小山村呀小山村，
小山村。

漫步小山村，
最爱是黄昏。
炊烟缓缓升，
归鸟渐渐静。
轿车泊新楼，
晚风送月明，
一片竹海荡金银。
爷爷举杯饮，
孙儿学外文，
网络世界岁月新。
小山村呀小山村，
小山村。

山村印象（外一首）

汤明

老百姓在风雨中摸爬滚打，
惦记的是柴米油盐儿女长大。
伴着喜怒哀乐苦辣酸甜，
咱走过多少期待多少冬夏。
过着平凡生活，
说着朴实的话，
老百姓的真情把爱心表达。
天底下最好的人是老百姓，
为了民族复兴默默把汗水挥洒。

老百姓在忙碌中送走晚霞，
关心的是欢乐平安无牵无挂。
渴望过上好房好车好日子，
咱梦里也想赶上幸福的年华。
捧出爱的阳光，
温暖万户千家，
老百姓的真情让冰雪融化。
天底下最好的人是老百姓，
双肩挑着重担心中想着国家。

最好的人是老百姓

向往二十多年，终于看见了梦
中的神奇之湖，心中霎时涌上一腔
柔情，眼眶竟然湿了。这个距新疆
布尔津县城 120 公里之遥的湖泊，
深隐在阿尔泰山一片崇山峻岭之
中，静如处子，蹙眉含笑，绿意盎
然，风情万种。

按常规思维来说，湖大都呈不
规则的圆形，长宽相差不大。喀纳
斯湖却不一样，长 25 公里，宽只有
1.6 公里，该凹的凹，该凸的凸，窈
窕又丰腴，一派修长、迷人的美女
身姿！人说杭州西湖的水绿，天山
天池的水绿，看那喀纳斯湖水的颜
色，更是绿得沁人心脾。尤其是当
你站在高处俯瞰时，那湖水好像不
是天上落下的雨，不是冰山融化的
水，而像由浓绿滴翠的绘画颜料堆
积而成，有一种厚厚的黏稠感。我曾
在乌鲁木齐一宾馆看到过一幅以喀
纳斯湖为主题的油画，心生嘀咕：天
下哪有这样堆翠砌绿的水，一定是
画家浪漫的想象吧。如今当我站在
湖边，终于相信这水绿得娇娆，绿
得浓烈，绿得梦幻般的不真实。

朱自清先生有一篇《绿》，写的
是温州的梅雨潭：

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
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
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
动的初恋少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
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
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
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
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
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
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
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
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
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

以朱自清这段描写来形容喀
纳斯湖的绿不但不过分，还嫌少了
些气魄，因为喀纳斯湖绿得更浩
渺、更艳丽、更深邃、更神秘。望着喀
纳斯湖，我想象周围的绿树绿草该是
由它蒸发的水染绿的；将手伸进湖里
抓一把，双手马上就会变绿；而如果
我们跳进去游泳，一出来浑身上下整
个儿就可能成为活脱脱的绿人！

然而当我走到岸边，她的绿意
却在光的注目和阴影的抚摩下，变
成一阵白、一阵绿、一阵蓝。湖上泛
舟，经不住诱惑，伸手将湖水一把
抓起，溢出来的却是晶莹剔透的液
体，什么颜色也没有，手依然是原
来的手，洁白、空洞，只是隐隐增添
了点凉意。

湖两岸，有齐刷刷的白桦林。
一棵棵白桦像一个个竖着千

万只耳朵的守护者，聚精会神，一
动不动，倾听着喀纳斯湖公主昼夜
间的歌吟与梦呓。飘荡的湖水，绿
色绸缎般在风中起伏，一种节制的
狂欲，千言万语里的无言，美到极
致后隐藏不住的妖艳，似乎都在告
诉人们：她开始不安于高山石谷间
巨大的空寂。而实际上，随着那条
盘山公路和旅游设施的不断完善，
越来越多的车将载着更多的拜谒
者来到她的身边。

为了看清湖的全貌，我们坐上
中巴绕上草坡，在月亮湾、神仙湾，
选择一个个角度来拍摄喀纳斯湖
袅娜的倩影，但直至山顶，仍拍不
下她的全貌。她的头和脸始终藏在
深山更深处，在深山更深处，念想
着遥远时代的冰川。

喀纳斯湖啊，你绝顶的美丽，
又无底的神秘。

那 100 多米深的湖心藏着什么
呢？那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大红鱼

游到何处去了？你高古在上，让旅
人难攀，更难以追寻你久远的梦
境。喀纳斯湖，你这位冰山公主啊，
为什么藏匿于中国与蒙古、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边界之山巅？第一
个发现你美丽姿影的是谁？他的脚
印是否从此消失在那里，身影凝成
一座山抑或一株塔松，心中永远珍
藏着这么一个绝美的绿色之谜？

湖岸边有幢木房子，不知哪位
“书法家”以干涩的笔，在凹凹凸凸
的原木墙上，题上了元代诗人耶律
楚材的诗句：谁知西域逢佳景，始
信东君不世情。圆沼方池三百所，
澄澄春水一时平。这首诗出自耶律
楚材《壬午西域河中游春》感怀组
诗。据说，这首诗是在河中府写的，
描写的并非喀纳斯湖。河中府系西
域古地名，建于西辽，元明时代居
于我国境内，清末被俄国所占，现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传闻说，
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征至

此，因为没有上山下山的路，绕道
而行，亦未能一睹喀纳斯湖的容
颜。这让我想到进山时看到的那一
片蹲着的石头，如狼似虎，虎视眈
眈；如云似礁，险情处处。这些石头
都不是黄河边那些被泥水泡软的
石头，也不是长江边被打磨得白亮
或青亮的石头，而是黑褐色的石
片，尖锐、生硬，在雨水和风、阳光
侵蚀下，铁一样冰冷，铁器一样闪
烁着寒光。我好惊奇，石头山虽瘦
骨嶙峋，却铁志不灭。

古往今来，名山胜水大都留有
名人骚客的墨迹。“一池浓墨成砚
底，万木长毫挺笔端”，那是郭沫若
献给天山天池的诗句；洞庭湖的潮
声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融汇在一起，构
成永久的历史回声；泰山因有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杜
工部的名句更显敢攀顶峰、俯视
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乾隆在苏州狮
子林内亲笔题的“真趣”两字，点燃
了假山假石一派沉睡的意境，使游
者的耳目为之一新⋯⋯像喀纳斯
湖这样绝顶美丽神奇的冰雪之湖，
没有留下文人骚客的赞誉之词实
在是一种缺憾。自然与人文只有相
互映衬、彼此照耀，才能构成复杂
而统一的美，藏起永恒的魅力。

喀纳斯湖的绿，令我一辈子眷
恋。

喀纳斯湖的绿
林俊燕

我坚信，每一个游子的心头，
都装着一方池塘，或者一口老井，
而池塘与井，一定是故乡的，碧波
荡漾，清澈鉴影，静静地倒映着自
己从青春年少逐渐到满头华发的
容颜。

我心头的这方池塘，名叫“花
塘”，乍一听就荡漾着“花前月下影
成双，梦里水乡月生辉”诗意浪漫。
其实，花塘就是一方池塘，就是一
个地名——河头镇花塘村。我出生
在离这个池塘百步开外的那座二
层老屋里。

自古以来，有村必有池塘，池
塘作为村庄的标配，源于老祖宗的
生存智慧。池塘水平日用来洗菜洗
衣服、浇花浇庄稼，而它最重要的
功能，则是基于消防安全。村里以
前的房子基本是土木结构，一旦起
火，家里所有财产顷刻间便化为乌
有。一方池塘，是村子的“护身符”。

池 塘 方 方 正 正 ，水 面 并 不 宽
阔，也就一个羽毛球场大小，最深
处有两米，四周塘围由石头砌成，
有台阶可以下到水面处，方便人们
洗衣打水。原先，这里蹲着一群姑
娘小媳妇，高挽着裤管，双脚浸泡
在水里，用木槌把衣服捶得“噼啪”
作响。现在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
这幅美丽生动的“村姑浣衣图”，永

远消失了。
花塘村的老祖宗不乏审美意

识，他们把池塘打扮得靓丽美观，
又在塘边修了一条全村最宽阔的
石子路，镶嵌着各种图案，路旁摆
上 两 排 青 皮 条 石 ， 称 “ 花 塘 岸
街”，是为全村最具观赏价值、最
值得驻足流连的宝地。景美聚人
气，尤其在农闲时节，许多老人总
喜欢坐在石条上，晒太阳，扯闲篇，
论国事，评是非，忆当年⋯⋯有趣
的老头，脖领上插着长杆老烟管，
不时拔将出来，添上烟丝眯着眼睛
吸几口；也有不抽烟的老头，手里
攥着竹子削成的“不求人”，伸进领
口痛快地挠几下背脊，舒坦得满脸
皱纹如绽放的菊花。

池塘上方，也就是入水的地
方 ， 建 有 一 口 四 眼 井 。 井 里 的
水，是从岩层深处渗出来的，从
不枯竭，能满足周围居民的日常
之需。花塘水好，经过有关机构

的专业检测，呈弱碱性，且富含
多种矿物质，对身体健康有莫大
好处。难怪村里百岁以上的老人
并不罕见，九十多岁的村民仍在
田间劳作。今年春节我去爬山，
遇到几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正把
百十斤重的橡胶水管抬进深山，
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池塘的石质护栏，原本极富
人文气息。由两根石柱的凹槽夹
住一块石板，整齐地围成一圈，
左右各留出一个缺口，方便村民
循台阶下到池塘里的石台上取水
用水。每一根石柱顶端雕刻着一
只蹲着的小狮子，活灵活现；石
板上镂刻有各种花卉，虽然被时
光所磨损，颜色灰暗，但图案依
然清晰精美。小时候放学回家，
要路过池塘，小伙伴们无不顽皮
淘气，经常不好好走大路，非要
冒险从这只狮子跳到那只狮子上
去，石板只有三四厘米厚，摇摇

晃 晃 、 颤 颤 巍 巍 ， 状 似 “ 踩 钢
丝”。也许是围栏老化严重，如今
换成了全新的石质围栏，镌刻着
当地书家的作品。可我还是喜欢
原先的模样，当年的匠人工艺一
流 ， 单 是 那 灵 动 飘 逸 的 雕 刻 功
力，就远非今人可比。

花 塘 南 边 ， 原 先 有 个 大 晒
场，是村民晒稻谷用的。夏日的
晚上，则成了“儿童乐园”，精力
充沛的孩子们在这里抲麂、抢猪
娘 （都是儿童游戏，类似于老鹰
抓小鸡），追逐打闹，欢声笑语，
风一样卷过来卷过去。大人们也
来此消暑纳凉，听识字的老爷爷
绘声绘色讲述 《隋唐演义》《水浒
传》 ⋯⋯其间夹杂着媳妇们的纳
鞋声。

让我讶异的是，花塘并没有
花，水里无花，岸上也无花。后
来从村里老人口中得知，花塘原
名“荷花塘”，植满荷花，夏天里
荷 叶 田 田 ， 荷 花 灼 灼 ， 蜻 蜓 飞
舞，美不胜收。可是，在一次重
修或者清淤中断了茬，这一时之
疏忽遂成了后世之遗憾。

今年“五一”节，我特地买
了 20 多尾金鱼和 4 株荷花，一股脑
儿放进池塘。但愿花塘人不断，花
常开；但愿故乡业兴旺，水长清。

花 塘
金毅

明宣又淘气了，这次是在音乐
课上，他整个人躺在椅子背上，两
条腿高高地翘到课桌上，这是我从
老师发来的照片中看到的情景。而
据他自己后来叙述，事情这样的：

“今天在上音乐课的时候，我感觉
有点无聊，我就把腿翘到桌子上
了。这时老师走过来，让我把腿放
下去，我不听，老师就走了，可能
老师觉得跟我说话没意思。”

昨天美术老师也告了他的状，
说他在画画过程中突然大声尖叫，
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问他怎么
了？他笑嘻嘻地说自己中了不乖的
毒。美术老师让他来找我拿解药，
他又连忙说不用了，他自己会解
的。

这个调皮的孩子，大家都在好
好上课的时候，总要想方设法变出
点花样，不是故意尖叫，就是做一
些动静很大的动作。批评多次，每
次都没几天好消停，真是伤透脑
筋。

在语文课快要下课的时候，我
决定好好治治他。我皱着眉头，沉
着脸，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非常严
肃。孩子们在我的注视下身板越挺

越直，也包括明宣。
“听说上节音乐课的时候，有

一个同学在捣乱。”我的目光扫了
一圈之后，停在了明宣脸上。他不
以为意，嘴角动了一下，冲我挤了
个笑容。我看着他，他也歪着头看
着我。

“上课的时候是不是要遵守课
堂纪律？”我继续盯着明宣。

“是。”其他孩子齐声回答。
“明宣是不是经常破坏课堂纪

律？”我把目光从明宣身上移开，
转而面向大家问道。这时，我需要
孩子们的支持。

“是的。”
“心怡，你把明宣柜子里的东

西整理一下，今天放学以后，就让
明宣妈妈把东西带走，明天开始明
宣就在家里隔离反思了！”我对他
的同桌吩咐道。

明宣没想到我会发出这样的指
令，也许“隔离”一词吓着了他，
刚刚过去的居家隔离生活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笑容慢慢收了
回去。他拉拉心怡的袖子，嘴角动
了两下。心怡看看我，又看看明
宣，不知该怎么办。

“ 快 ， 把 明 宣 的 东 西 打 包 起
来。”我递给心怡一个袋子。

心怡迟疑着走向教室后面的柜
子，从明宣的专用柜里把东西搬出
来，装在袋子里，提在手上。

“就放在门口吧，免得放学时
候忘记。”我指了指门口的位置。
心怡听话地把袋子拎过去放好。明
宣看着我，几次想开口，都被我的
目光挡了回去。

下课后，我坐在讲台桌前改作
业，余光注意到明宣慢慢地离开桌
子，迟疑着一步一步向我靠近。我
当做什么也没看见，继续低头批改
着。

“老师，您原谅我一次吧！”明
宣凑过来，拉拉我的衣袖，轻轻地

说。
“不行。”我眼皮也没抬一下，

一口回绝。
“ 老 师 ， 这 真 的 是 最 后 一 次

了。下次保证不把脚翘到桌子上
了。”他继续检讨着。

“不行，你昨天也是这么跟我
说的，上上次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这一次我真的会改了，您原
谅我吧！我不想被隔离。”毕竟是
一年级的孩子，他的声音里有紧张
也有害怕。

火候差不多了，该收网了。我
放下手中的红笔，转过身看着他的
眼 睛 ，“ 既 然 这 样 ， 等 上 课 的 时
候，问问同学们的意见。如果大家

觉得要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可以留
下来。”

“好。”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光
芒，开始往窗外张望，嘴里小声念
着，“怎么还不上课呢？”

很快，在他的期盼中孩子们都
回到了教室。等大家安静下来，我
开口了：“金老师碰到了一件为难
的事，需要征求大家意见，”说到
这里，我停了停，看了一下孩子们
的 反 应 ， 果 然 各 个 都 特 别 好 奇 。

“明宣希望我再原谅他一次，你们
说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呢？”

“不要。”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
答。在同学们的回答声中，明宣眼
中的光芒慢慢暗淡下去。这答案在
我意料之中，但这不是我要的答
案。

“唉，看来明宣不得不走了，
此时此刻，金老师想起了他的很多
优点，我想肯定有一部分同学也看
到过他的优点。”我一边说着，一
边观察孩子们的反应。孩子们先是
一愣，继而窃窃私语起来，慢慢
地，有几只小手举了起来。

“ 明 宣 每 天 中 午 都 会 去 倒 垃
圾。”

“上次男同学欺负我，明宣保
护过我。”

“明宣会跟大家分享他带来的
美食。”

⋯⋯
“ 老 师 ， 再 给 明 宣 一 次 机 会

吧！如果下次再调皮，就让他回家
隔离反思。”

慢慢地，举手发言的孩子越来
越多，大家都在找明宣身上的闪光
点，都在帮明宣求情。在我听来，
这些声音犹如夏日的凉风清爽怡
人。

明 宣 的 脸 上 有 惊 讶 ， 也 有 感
动，他红着脸眼巴巴地看着我，再
次恳求道，“老师，我真的会改正
了，我不想回家，我喜欢读书。”

看着这群可爱孩子，我又故作
为难地说：“既然同学们都要给明
宣一次机会，我只好答应了。不
过，大家要做好监督员，帮助他改
正缺点，好不好？”

“好！”又是一次异口同声，声
音清澈响亮。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明宣从门口提起袋子，小跑着从我
面前经过，又冲我挤了个笑容。

这孩子！

原 谅
金 静

民 间 俚 语 ， 对 脚 趾 头 多 有 赞
美。比如某人颟顸自负，吹嘘自己
能够“空盆变蛇”“念咒穿墙”云
云，底下就会有人讥讽：骗人，脚
趾头扳扳就晓得不可能。还有一句
使用频率更高：鞋子合不合适，只
有脚趾头知道。在这里，脚趾头仿
佛是有思想的，能够识别鞋之优劣。

为了脚的舒服，你得拥有一双
合适的鞋子，既不能严丝合缝，也
不能松松垮垮。比如说
你脚板宽，偏偏喜欢尖
头 皮 鞋 ， 那 就 够 你 受
的。有的女子爱美，脚
蹬 “ 恨 天 高 ” 招 摇 过
市，我就暗自为她的玉
足叫苦。美观与舒服常
常难以两全，许多人生
活 中 遇 到 过 这 样 的 窘
境：花血本买来一双靓
鞋，穿在脚上紧绷绷，
好似“裹素鸡”，穿着
难受，弃之可惜，最后
只好束之高阁。也有人
寄希望于用脚趾头把鞋
帮慢慢撑大，终于有一
天脚舒坦了，可苦头已
经吃了不少。生活的经
验告诉我们，选择鞋子
时，必须充分考虑脚的
长短、宽窄、胖瘦。

我在市郊洪塘当过
短暂的末代知青，农闲
季节，经常看到农民穿
着布鞋蹲在墙角或晒谷
场 抽 烟 晒 太 阳 ， 而 此
刻，他们的妻子多半坐
在家里缝制布鞋。农妇
做布鞋，先是将糯米之
类烧煮、捣成黏稠的糨
糊，涂抹在碎布料上，
贴在墙壁或门板上，晾
干，一针一线纳成鞋底，然后缝上
崭 新 的 黑 布 鞋 面 。 布 鞋 柔 软 、 轻
捷，穿着它走路，如行云流水。

在 生 活 艰 苦 、 物 资 匮 乏 的 年
代，布鞋、皮鞋属于奢侈品，人们
大都穿生硬的塑料凉鞋或破旧的球
鞋，赤脚也是常事。我师傅是一位
老实巴交的农民，当上生产队小队
长后，赤脚带领大家下田前，腋下

总 是 夹 着 一 双 半 旧 不 新 的 “ 解 放
鞋”，途中碰上硌脚底板的石子路，
才会把鞋穿上。到了田头，师傅小
心翼翼把“解放鞋”放在田塍上，
干活时眼睛的余光不时警惕地飘向
鞋子，生怕鞋子蒙受不测似的。

我儿时与小伙伴们玩耍，赤脚
也是正常现象。那时的孩子可不像
现 在 金 贵 ， 父 母 也 没 有 一 颗 玻 璃
心，任凭儿女野蛮生长。孩子们穿

鞋穿衣，大多是“新阿
大、旧老二、缝缝补补
破阿三”。一双鞋子或
一件衣服，不穿到破烂
绝不罢手。小时候，一
双鞋子轮到我享用时，
基 本 上 已 处 在 崩 溃 前
夜，没穿多久，成长中
向往自由的脚趾就像笋
芽一样钻出鞋头，暴露
在众目睽睽之下。母亲
总 是 默 默 地 把 破 鞋 洗
净、晒干，用厚实的布
缝补开裂的洞，然后交
给 我 继 续 穿 。 没 过 多
久，鞋子又长出新洞，
母亲“故技重演”，直
至鞋子分崩离析。

从那时起，我就盼
望 着 有 朝 一 日 挣 到 钱
后，一定要先买双好鞋
让脚过上幸福日子。

去年去日本旅游，
为了买到一双正宗德国
产的阿迪达斯帆布面料
休闲鞋，各处寻觅，最
后在福冈杉井奥特莱斯
一间不起眼的专卖店如
愿以偿。这双鞋透气，
保暖，暑寒皆宜，鞋底
耐磨，鞋面不掉色，如
今还像新的一样。

我喜欢走路、骑行，这就对鞋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著名品牌
鞋子，比如法国的“马飞仕图”，美
国的“老人头”，真还不是徒有虚
名。价格虽然偏高，但材质、工艺
不俗，穿着合脚、舒适。人这一辈
子要走很多很多的路，我不想委屈
我的脚。你说一双鞋紧扣着脚，岂
不成了塑料脚铐？

鞋
的
好
，
脚
知
道

和

风


